











     
 《董生与李氏》取材于尤凤伟的现代短篇小说《乌鸦》，但在人物的设置
和情节的安排等方面作了改动，尤其是两剧的结局。前者是悲剧：田三月（董
生）被田木根（彭员外）的鬼魂化作的乌鸦的威力所震慑，掐死了李青草（李
氏），自己遂亦疯癫，而王仁杰的《董生与李氏》却是一个大团圆式的喜剧结
局：董四畏成为董无畏，怒斥彭员外鬼魂的贪奢，死人对活人的无端纠缠、威
逼，彭员外自感无可奈何花落去后自行消亡，董生与李氏遂得喜结连理，这固
然是有点遵循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传统，以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心理，但也昭
显了两位作家不同的出发点和立意。悲剧性的结局，呈现了女性悲剧性的婚恋
状态；喜剧性的团圆，得力于女性的聪慧与睿智。王仁杰的《董生与李氏》在
嘲讽、揶揄酸腐怯弱儒生的同时，也隐性地展现了女性风情万种的妩媚，在寻
爱过程中的不溢言表的坚定、勇敢，曲折迂回战略的机灵。 
 爱情是艺术、文学中永恒的主题，情爱又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
它是爱情的冲击力和升华。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，多是英雄向美女求婚，才
子向佳人求爱的固定模式，这体现了男性话语下的男尊女卑、男强女弱、男主
女从的千古不变的社会观念，显示了男性在两性关系上和对性的追求上的主动
权和优先权，但也不乏一些向陈规挑战的逆臣叛子。从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已
初显对这种传统模式的反叛，而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更是对这一模式的彻底的
解构与叛逆。杜丽娘情至所致，一往情深，执着于爱的追求，为爱出生入死，
显示了女性在婚恋中的自主意识和大胆追求灵肉幸福的自觉行动。自此，在戏
曲文学中开始了女性全新的书写。《董生与李氏》，李氏在追求爱情幸福的过
程中，虽缺乏杜丽娘般的坚决与大胆，执着与直露，但李氏却与杜丽娘有着异
曲同工之妙。所幸的是，李氏有可以直接接触所爱慕对象的时空机会，她有挑
逗、点悟、甚至是稍许引诱董生的无限可能，所以她的的追寻没有杜丽娘那么
痛苦、决绝、艰难。在剧中，隔巷偷送秋波，送去榴莲（留恋）以赠董生的暗
示，以及第三出《登墙夜窥》中，明知屋外董生在夜访、窥探，李氏言行举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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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蕴含挑逗激将，身形妖娆婀娜，引得董生春心荡漾、矜不自持，一步步引
君入彀，待入闺房，一顿痛骂：“你，你这无用秀才！今生投了王八羔子胆，
枉有贼心无贼胆，心想使坏使不了坏……。”一语击中董生怯懦的要害，这种
反语相讽反而激将起了迂腐儒生的男人自尊心和男性气概，加上聪慧和睿智，
自然领悟了这其中无限的暗示，下文的“监守自盗”自在情理之中。 
 在这出由性而情，由情而爱的喜剧中，女性是挽救悲剧局面的触媒。李氏
的貌美是打动董生的契机，李氏的妩媚挑逗是推动董生行动的动力，李氏暗示
性的痛骂，是董生卸下伪装和礼、智、信枷锁，毅然采取行动，明目示爱的冲
力。在最后一出的“坟前舌争”，面对彭员外的逼问和胁迫，是李氏将所有责
任揽于一身，怯懦的董生才毅然站出“怒发冲冠为红颜”，痛斥彭员外的假仁
不义，力劝他安于泉下生活，莫把“活人”累。可以说没有李氏的聪慧勇敢，
据理力争，就没有本剧的大团圆结局，也许就会像《乌鸦》一样呈现悲剧性的
色彩。 
 
